摻「毒」的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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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小時候，我看見過父親在一次車禍中，抱著他自己被撞斷的小腿，跌坐在血泊中。堅毅的臉上充滿痛苦，但，沒有淚滴;在我的成長過程中，我也見過父親幾次因支氣管擴張導致微血管破裂，大量咳血。病床上的父親，面對醫生的嘆息，臉上佈滿了絕望，也沒有淚滴。但，那一年，我因涉販賣毒品罪，站立在法庭前，聆聽完宣判後，轉過身來，看見聽眾席的父親，淚流滿腮。」

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父親的眼淚。也從那一次開始，父親的眼淚就沒有再停止過。

海洛因，這白色的粉末，曾在我的生命中摧化，激起的悲苦，淹沒了過去、啃噬著現在，蔓延到未來。原本多采多姿的生活只剩藍色的陰霾。光鮮亮麗的世界轉為黑暗。人生，由彩色褪為黑白。

摻進毒品的人生，註定了是齣悲劇。劇裏扮演悲苦角色的，都是最親的家人，陪著我受盡情節的折磨和煎熬。

也許是沮喪，或許只是想尋找自我慰藉的快感？八十五年間，我和弟弟因商場上的挫敗，先後染上毒品，該說是想藉由毒品逃進另一個虛幻。是的，虛幻。一個遠離現實的空間。那裏囤積著「逃避」和「懦弱」的病毒，專門啃噬「堅強」這種因子，讓我們失去了面對現實的勇氣，淪為毒品的俘虜。

失去自主的靈魂，苟存於虛偽的殿堂，受邪惡的撒旦使喚，只因空虛的心靈遭受毒品竊佔。用短暫虛幻的幸福感，讓你沉溺在無盡延伸的黑暗中，無力醒來。

我在短暫的幸福感中，托著腮，享受不能思考的大腦因停擺而帶來的無憂。而事實上，這短暫的自我麻醉，只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行為。藥力過後，就得踩著緊張、雜亂的步代，去找尋仰制下一次毒癮發作時所需的劑量。這步伐，不僅踩亂了我的人生，也踏進了希望的墓冢。

摻進毒品的人生，歲月無知地轉著空白，內心世界罩著拒絕陽光的黑暗。當血液中注入了白色的粉末（海洛因），將變成深藍的憂鬱，在體內迅速竄流，注滿每一個細胞和神經、心房，則跳動著難以負荷的恐懼。

原本不相信一點點的白色粉末點燃的煙，能薰黑我的人生。我和弟弟都分別退役於最優秀的軍種中特殊的單位。經歷過最嚴厲的軍事訓練。自認為擁有過人的忍耐力和意志力。結果，自認為不敗的神話，在毒品的砲火摧毀下，粉碎了。

不願去相信的事已然成為事實，我們就這麼在毒海中沉淪。彷如掉進漩渦裏的船隻，感受著一吋吋往下沉的恐懼和無助。

驚覺毒品的恐怖時已泥足深陷。白色粉末侵蝕了整個人生，像癌細胞般在生命中擴散、蔓延。帶有殺傷力的破壞周遭的人際關係。

我和弟弟就因為毒品而相互猜忌，繼而衝突。兄弟的情感因毒品的介入而決裂。

我真的不願相信!曾經是那麼深厚的情誼。

從小，父母工作在外，早出晚歸。弟弟和我幾乎可以用「相依為命」來形容。雖年紀相差不到兩歲，平日都由我照顧著弟弟的生活起居。弟弟對我的依賴猶過於父親。

記得在我國小四年級時，兄弟倆因玩耍、追逐。弟弟的腳跌出了個深及見骨的大傷口。每隔兩、三天，我總要背著受傷的弟弟，來回走上五、六公里的路程，尋一位密醫阿姨，為弟弟上藥。當時年僅十一歲的我，一點也不覺得累，一點也不覺得後背上的弟弟「重」。因為他是我弟弟。我疼愛弟弟的心無庸置疑。弟弟對我的情感更為深厚。三十幾年來都親匿的稱呼我「哥哥」，沒有一刻例外。在我十九歲那年，由於車禍導致我右腿股骨骨折，整整在床上躺了六個星期，不能下床。期間，弟向學校請長假看護我，寸步不離。為我清理大、小便，伺候我擦澡更衣，還要忍受我因痛而發的脾氣。弟弟沒有怨言，仍乖巧的溺在我身邊。因為我們是兄弟。

從小到大，我們一起吃飯、睡覺、一起讀書、玩耍;也一起挨打，形影不離。但，毒品拆散了這一分幾十年凝聚的手足深情。

殘酷的事實又一次粉碎了我的「不願相信」。終於明白，感染毒品的大腦是遲鈍的、偏差的，極端的；染上毒品的心是狹隘的。我們把心緊緊的關閉著，而那把開啟的鑰匙卻在毒海中遺失。親情就這麼被排拒在外，無法被心感受。而鑽牛角尖的猜忌再經毒癮的摧化，泛濫成怨懟的洪災，沖毀了兄弟間的深情。

自責和不捨的情愫時時刻刻攪和著這個無奈的傷口，隱隱作痛。從沒有一刻是這樣的憎惡自己，在夜深人靜的時分。憎惡這一具被撒旦手中的細線操控的軀體。不爭氣的淚水總在這時候決堤。內心響起細小、抗拒的聲音。是天使的呼喚？還是良知在啜泣。我決心脫離毒品的枷鎖。以行動喚起沉睡中的弟弟，找回失去的情誼。那怕要面對的是沉重的罪刑。

踏著蹣跚的步履，進了警局。對值班員警說出「我來投案」的剎那，靈魂終於從邪惡的空間抽離，這一艘在毒海沉浮的船終於被撈上了岸。不知是否應該歡慶良心的甦醒？只是殘破不堪的船身，雖有心修護，卻難以斷定是否堪在未來的道上航行？只隱隱感到一股風雨欲來的悲哀正在凝聚。在警局，面對員警們的讚賞，我已無心去享受這一分虛榮。心中正承受著生離死別的情緒所煎熬，誰知這一別離，可有重聚之日？

觸碰毒品的代價是慘痛的。沾染了就註定了這一生的悲劇。承受鐵窗歲月的悲苦。苦的不只是肉體上的匱乏，還有這一顆放在家人身上的心。

隔著鐵窗，感觀變得敏銳。我能細數雙親的白髮，感受愛憐的目光，憐惜在雙親眼角聚結的淚滴…，這些是以前注意不到的。在這一刻突然發現原來彼此的心是這麼靠近。也到了這刻，才發現彼此的距離又是那麼的遙遠，隔著鐵窗，明明近在咫尺，卻遠若天涯。雙親的臉就在眼前，我卻拭不去縱橫在他們兩腮的老淚。只能悲痛的看著它一滴滴的落下。這時候猛然驚覺該珍惜的都沒有珍惜。悔憾只能在胸口囤積。監牢的空氣中嗅到的只有心痛的味道。

原以為從自首投案的那刻起，心中便沒有了恐懼，誰知道真正的恐懼才開始。在鐵窗的桎梏下，彼此深深愛著、關懷著、掛慮著，卻又照應不到的無力感，就是內心最深的恐懼。

每一分牽掛都是最沉重的包袱。這負擔緊緊壓迫著心房。每每當我在收看電視新聞時，視覺的焦距總是緊緊的盯著躍動的螢幕。在心中禱告著不要出現熟悉的身影。但，悲劇，在人生摻進毒品的那一刻就已開始，糾結的心無法改變悲劇的延續。

一場悲劇的序幕一旦拉開，惡夢接連而來。九十年的夏天，長廊內側一間間彷如烤箱的囚室裏，排排躺著的囚犯在床板上翻轉，難耐六月天囚室的高溫。像正在燒烤的秋刀魚，油脂般的汗珠被蒸出體外。而我，汗是冷的，心是涼的。

白色的信封裏吹奏起黑色的輓歌，令我感到滿室流洩著淒涼的魔咒。妻死了，輕輕地滑出了我的生命。像落葉一般，毫無聲息的脫離了大樹的枝椏，彷彿怕驚動睡夢中的嬰孩，激起慘烈的哀號。一曲無聲的輓歌就這樣默默地吹奏著。我仍在睡夢中，沒有被驚動。收到妻的死訊時，一場悲淒的喪禮已經落幕。

家人刻意對我隱瞞，是因為他（她）們知道—我已喪失了悲傷的權利。我，沒有哀號，沒有激動，失焦的眼神躲進淚水裏，只留下深遂的恐懼。觸自縮在房內的角落，任憑無聲的淚水泛流。不敢玎破別人寧靜的時空。直到疲憊的眼皮浸泡在兩池淚水中，昏昏睡去。

只因生命中摻進了毒品，再也擺脫不掉悲傷的宿命。我是這麼深刻的害怕著，還有什麼會從我的生命中失去？妻靜悄悄的離去，我在監獄裏。為怕我悲傷沒有留下隻字片語，想必她的淚水泣訴著無奈的宿命，認命的帶走心中的遺憾。這遺憾，隨著歲月，在我愧咎的心房堆積，我只能從照片中翻找妻的臉…。如果能見妻最後一面…？

斑斑剝落的鐵窗，見証了歲月的悲劇，而這牆內恐懼、悲淒、孤獨、無助、愧咎、遺憾、苦澀、心痛的感覺，正是海洛因薰出來的味道。

摻毒的人生註定了是場悲劇!悲歌一旦響起，何時劃下休止…？
